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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星在本报记者的陪同下随上门来的民警一同回到派出所接受问讯，这是在候问室门外，本报记者安慰面色突然黯然下来的阿星。本报记者 徐文阁 摄 

阿星，乖乖的样子，无论如何也和我们心里凶狠的杀人犯联系不起来。

这个15岁开始即在深圳的“广西砍手党”团伙里做饭炒菜的小伙子，却从没参与过“砍手党”的任何一件作案。18岁开始，他便离开“砍手党”团伙，在工厂兢兢业业打工。本报今年1月20日刊登的《深圳“砍手党”来自小山村》曾记录过他的故事。

为了离“砍手党”老乡远点，阿星去了潮阳打工。7月8日，他所在的工厂主管辞退了他，但他没有学着“砍手党”去抢，而是一怒之下，把主管给刺杀了。

前日下午6时许，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打破南方都市报深圳记者站的平静。《南方周末》记者傅剑锋(原本报深度记者)在电话中急切地告诉大家：“还记得深圳‘砍手党’报道里那个从不做坏事的阿星吗？他出事了。”

很多人都记得阿星。这个让傅剑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念念不忘的采访对象，曾经说自己深深担忧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也会去偷去抢。现在，一语成谶，7月8日那天，被辞工的阿星选择了杀人。

傅剑锋是在年初去广西“砍手党”老巢采访时认识“乖孩子”阿星的。与那些自小玩大，最终成为悍匪的同伴们显著不同的是，阿星15岁就开始为聚集在深圳的广西“砍手党”做饭，看他们砍人。但他从来都不愿加入他们。18岁以后，阿星先后在深圳、东莞、汕头等地打工，每日劳作不休，收入微薄，但他很珍惜，从来没犯过一件刑事案件。

7月8日晚9时许，杀了人的阿星来到深圳宝安公明镇。他打电话给傅剑锋：“希望能在南方都市报记者的陪同下去警方自首”。

浑身散发血腥气味的“乖孩子”

由于傅剑锋此时身在北京，便帮他联系上本报深圳记者站。阿星在电话里告诉大家：他将一直守在公明广场旁的一间公用电话亭，希望记者两个小时内从市区赶到公明，否则，他就会学“砍手党”的人，去杀人抢劫，然后逃到越南去。

本报记者决定出行，嘱他等着一起吃晚饭。出于谨慎的考虑，大家决定留下一人在派出所跟警方联系。另四人去了公明广场。晚9时左右，大家在公明广场一家小旅馆的公用电话亭找到了阿星。

面前的阿星个子很高，瘦瘦的，有点长的头发。棱角分明的脸笑笑的，像个孩子。一件黑色的花衬衫，瘦裤子，一双不太合脚充满污垢的皮鞋。他，手里紧卷着一份《南方都市报》，乖乖的样子，配合的表情，无论如何，也和我们心里凶狠的杀人犯联系不起来。

“见到你们，我很踏实。”阿星和我们一一握手。之后指着自己的衬衣说：“还飘着血腥的味道”。两天没进食的他，很想找个地方坐下来先吃点东西。

提起杀人，他冷静、微笑

我们去了附近一家咖啡厅。尽管阿星很饿，但面对食谱，却不知道点什么好，“我没进过咖啡厅，也不知道这里有什么好吃的。只想吃点米粉。我们老家的米粉可好吃。”记者点了一桌子菜，大家也都很饿了，但一行人似乎谁也吃不下去。

接下来两个小时，他很冷静地告诉了我们杀人的经过。其间，总是情不自禁地撩着有些长的头发，不时露出笑容，如同在讲述别人的故事。

阿星说，他杀的是他打工工厂--潮阳市峡山镇南里村一家织袋厂的主管。因为老乡家摆满月酒，他喝多了旷了一天工，被主管开除了，又扣了他的工资不给(打工四个月挣了2000多元，可是工厂只发给他600元)。8日晚上9时许，他在宿舍收拾衣服准备离开，主管来了，骂了很难听的话。一气之下，他接连操起宿舍里的4把刀，分别砍在了主管的脖子上。杀死主管后，他搜走了主管身上的400元现金。

之后，阿星说自己约了从北京赶到潮阳采访“砍手党黑幕”的《中国青年报》记者，与之说说笑笑了一个多小时。据《中国青年报》的记者事后回忆，聊天时阿星总是张望着外面，“当时怀疑他肯定有事，但他却不透露，只说过两天就会知道”。

随即，阿星连夜逃出潮阳，在普宁市汽车站睡了一晚上，于9日上午10点坐汽车赶到深圳宝安公明。“我的父母都在公明打工，但我最后没有选择去见他们，选择了打电话给傅剑锋。”阿星说，在比较熟悉的记者的陪同下去自首，心里会更塌实些。

“一不小心，我和他们一样了”

“我一直想要挣扎着跟那些老乡朋友(砍手党)的人不一样，不去抢劫，可是最后，一个不小心，我还是跟他们一样了。”阿星说，他15岁出来打工，从来都需要忍耐老板傲慢的眼光和苛刻的条件，他永远都不属于这个城市。

在记者的说服下，阿星放弃了明天再去自首的念头。但他提出，不想去公明派出所自首，因为自己的父母在。记者随后拨打了110，接警人员建议，记者带阿星回南方都市报深圳记者站，然后由记者站所在的辖区派出所接受阿星的自首。

的士进了南头关，在深圳边缘生活了许久的阿星望着车外感叹：“这是我第一次到深圳市内来，也是最后一次。”

7月10日1时许，当出租车在南方都市报深圳记者站门口停下后，阿星向我们提了唯一的要求：洗头。

双腿发抖，但不“后悔”

在洗手间洗了20分钟头的阿星躺在记者站办公室沙发上，抽了一口烟后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阿星说，他从深圳公明到汕头潮阳打工，就是为了挣脱“不良”老乡的影响，但汕头的老乡也很多，他砍人的刀就是一位厂中的老乡买来放在宿舍中，准备抢劫用的。

夜越来越深，一名记者准备回家，此时，一直很镇定的阿星忽然惶恐地抓住她的手：“姐姐，你就不能陪我吗？”记者哭了。因为他一直不像杀人犯，我们的潜意识里，不相信这个孩子杀了人。

1时35分，园岭派出所3名民警来到本报深圳新闻部办公室，阿星让民警带他走。派出所里，记者注意到一直说自己“不后悔”的阿星腿在发抖。

在被送进羁押室前，阿星让记者以后看望他时，给他带几本武侠小说，随后又改口说，“带几本爱情小说也可以”。

今年20岁的阿星，身高足有1.8米，长得很帅气，但依然单身，没有经历过爱情的甜蜜，“想谈一次，但很怕人家不喜欢我们这样的人。”阿星笑着说。

“我好像 逃不开这个网”

我觉得城里人就是那个高楼，高到天上去了，我们在下面仰望，看得帽子都掉下来了，都看不到人家。

拿刀时已经不清醒了

记：阿星，想起昨晚的事，感觉是什么？

阿星：我现在也不知道当时怎么了，如果当时有人进去，如果当时第三个人在场，我应该不会那么做。

记：人生没有如果的。

阿星：所以我不后悔。因为没有后悔药可以吃。

记：你真那么恨他吗？

阿星：其实也不是，他虽然对人脾气很大，经常骂我们，可是基本上都是他让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，我在(厂)里面属于做得很好的。

记：你是很凶、很容易生气的人吗？

阿星：不是，你可以去问所有认识我的人，他们都说我脾气很好，从来不怎么生气的。他们绝对不会相信我做了这样的事情。可能当时就是觉得很绝望，工作又没有了，以后又要去找工，又不给我钱，还要骂我，我应该是失去了理智吧。

记：每个人都会碰到让自己愤怒的人，可是我们不能也不会一时冲动就去杀人，你为什么就忍不住了呢？

阿星：我不敢告诉弟弟，他和那些老乡肯定会说我的，连一个工作都做不下去。

记：你应该很明白你这么做的后果。

阿星：那时候气在头上，我就砍他，砍得不重，他就反抗，喊，我就本能地想不要他喊，要砍死他。

记：你现在想想，你那时候凶狠不凶狠？

阿星：可能是世界上最凶的吧。拿起刀时，我已经不清醒了。

记：你为什么不想回家看看？

阿星：我怕他们哭。我这辈子不能看到女人哭。我不想让他们难过。妈妈如果知道了，肯定不会让我自首，会给我钱，让我逃走。

记：你不想逃？

阿星：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就算逃到越南，一辈子都不能回来，又有什么意思呢？我今天逃得已经觉得累得走不动了。

记：你还是心里放不下他们，是吗？

阿星：我想让你明天给我老爸打个电话，让他照顾我弟弟，不要让我弟弟走上这条路。

记者：你在很多地方打过工，是吗？

阿星：是的，2000年出来，在公明，东莞，汕头。

记：你那时候，15岁。

阿星：对，我没有身份证，经常被收容带走。

穷可以忍，只要别人对我好点

记：都是在什么样的工厂打工？

阿星：织带，织带，全部是织带。我所有的工作都是织带！刚开始是一个月三四百，现在每月可以挣七八百块吧。

记：你们村里的年轻人都是在外面打工吗？

阿星：都在外面。

记：因为穷？

阿星：因为穷。

记：阿星，你觉得穷困真的很难让人忍受吗？

阿星：也不是很难。还是挺好的。我觉得难忍的倒不是穷。

记：那是什么？

阿星：只要别人对我好一点就没事。在家里就比较好，每个人都是很好的。

记：因为大家都穷得平等，是吗？

阿星：对。

记：出来就不是？你指的谁会看不起你？

阿星：有的时候是老板，有的时候是城里的人，有的时候是我们那里的人(老乡)。

那些老板会对我们很傲慢，看不起我们；比如我只是希望每个月能够有一天假期，我来了四个月没有休息过一天，旷工旷了一天，就被开除了。如果每天不是工作12小时，一个月能够休息一天，我想我不会走这条路。

记：看到城里人，你会觉得自卑？

阿星：我觉得城里人就是那个高楼，高到天上去了，我们在下面仰望，看得帽子都掉下来了，都看不到人家。

记：你喜欢城市吗？

阿星：这个感情很复杂，喜欢也不喜欢，城市不是属于我们的。我们距离它太遥远了。

记：你会埋怨这个出身的不平等吗？

阿星：这倒没有，反正你出生在哪里就在哪里了。

记：你还是有点埋怨，你埋怨什么呢？

阿星：我觉得我们那里教育不行，教育好了就不会这样了。

理解他们，因为太穷了

记：那老乡呢，为什么看不起你？

阿星：那些抢钱的老乡，会觉得我这样打工只赚几百块钱是没有出息。

记：你会受到他们话的影响吗？

阿星：我们那里做这个事情(抢劫)的人太多了，没有几个是正当的。

记：你为什么不认识几个正当的？

阿星：因为身边没有几个不做的。

记：你想过有一天你自己会跟他们一样吗？

阿星：想是想过，我能这么久不去跟他们一样去做，已经挺难的了。以前我也是帮他们煮饭的，他们其实对我挺好的。有钱就请我们吃饭。我很想远离他们，所以我父母也要我去汕头打工，不跟他们住在一起，可是那边，我老乡也多起来了。

记：这次被辞了工，你也打算去抢了，对不对？

阿星：可能吧。如果尽快找到工作就不会去抢，如果找不到就可能。

记：你觉得你自己做这件事情，与其他抢劫的老乡对你的影响有没有关系？

阿星：肯定有。

记：这个影响是什么？

阿星：我看惯了他们砍人。

　记：你能理解他们去抢劫甚至砍人的做法吗？

阿星：我能。做工做一辈子也赚不到什么钱。如果他们把刀架到你脖子上的时候，你不要反抗，把东西给他们就好了，要是反抗，可能就会被砍掉手。

记：你刚开始看到他们行凶砍人的时候，觉得害怕吗？

阿星：刚开始就害怕，他们砍人的时候很凶，可是不是每件事都凶，不对我凶，慢慢的，就不怕了。　[1]　[2]　[下一页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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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岁后心理发生微妙变化

记：你觉得这个原因就是因为穷，还是相互的影响？

阿星：应该是相互影响比较多，还有穷的原因。穷和相互影响加起来，就是一个很大的压力。只要有老乡在做这个事情，就算不拉拢别人，别人也会像磁铁一样自动吸过去。就像我那些表兄表弟，都是这样。有的都被抓了，判了很多年。不知道他们父母怎么想，应该管不了的。

记：你觉得你跟他们有区别吗？

阿星：没有了。

记：本来你以为有。

阿星：应该有。

记：是不是觉得犯罪和不犯罪之间，差别实在很小？

阿星：对，只有一步就完了。我挣扎了这么久，就是想和他们不一样，可是一不小心，我还是跟他们一样了。我害怕跟他们一样，也想避开他们。可是我好像逃不开这个网。

记：你觉得你在这个网里面？

阿星：我们那里的人都在这个网里面，挣不开的。

记：你觉得这个转变发生在什么时候？

阿星：18岁。我18岁之前还是可以很坚决抗拒他们的生活的。18岁以后就慢慢地感觉不会那么排斥了。这个转变其实就看你能够忍耐多久。

记：为什么这么说？

阿星：你辛辛苦苦打工一个月，一天干十几个小时，挣不到几百块钱，抢一下就有了。你挣几百块，人家挣几万块，心里当然一点都不舒服的。

记：你也是不舒服吗？

阿星：每个人心里都不舒服。

记：难道他们不会考虑做这样的事情给家里人带来的伤害？

阿星：我们那边的人是这样，有的被抓起来了，枪毙了，或者判了徒刑，只要他给家里留下了一些钱，十万，二十万，家里都不会难过很久的。都是这样的。只要你每个月往家里寄几千块，家里不会管你在外面做什么。我给他们烧饭烧了这么久，我看得太多了。

希望下辈子不要生活在那里

记：阿星，你觉得你的生活有希望吗？

阿星：以前应该是有。我想的就是有本钱去做一点生意，我就是不想像我父母那样，一辈子都打工那样，那样是永远都没有出息的。

记：你留恋这个社会吗？

阿星：应该没有。可能我接触到的人，都是这样的心理。都是过一天算一天。

记：你觉得你会被判死刑吗？

阿星：应该会吧。那就把这些话留给后面的人吧。让我弟弟，还有那些老乡，不要再出现我这样的事情。希望能感动他们。

记：你觉得能吗？

阿星：要让他们不走这条路的话应该好难。好多的人都是这样的想法。

记者：你知道的同乡吧，有多少？

阿星：好几百个。

记：你知道的就有几百人可能会重复你的经历？

阿星：不是可能会，而是已经做了，正在做，或者马上要做的。

记：你觉得没有办法阻止他们？

阿星：应该没有。

记：阿星，这个世界在你眼里就是这么灰暗吗？

阿星：现实是这样的。

记：你最快乐的是什么时候？

阿星：是在学校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学习很好，老师都很喜欢我。可是长大了，就不快乐了。

记：阿星，如果真的被判了死刑，你有什么要求吗？

阿星：如果我死了，我希望我下辈子不要生活在我们那里。我们那里都是刀光，我想离开得越远越好。

“他们从来没有要求我一起和他们干，因为他们也知道，我有这么一份工作不容易。”

“如果有一天，工厂把我辞了，或者工厂倒闭了，我又找不到工作，甚至连回家的钱也没有，我就只有跟着他们去抢。”

--摘自《深圳“砍手党”来自小山村》中阿星的话

- 厂方说法

“我待他不错

他怎么这么冲动”

工厂老板惋惜失足员工，医院证实伤者当场死亡

汕头市南里村的则凯织袋厂直到昨日下午仍未复工。郑老板说，经历如此大的变故，他感觉很累，想关掉这家小工厂。

曾目击凶杀现场的村民和则凯厂的一名工人，还记得当时的情景：7月7日晚上9点多，已经辞工离厂的阿星回到了则凯厂，想从主管阿章处取回他的身份证。“我们知道他们两个人不和。”这名熟知内情的职工说，阿星性格比较怪，经常因为工作不到位而挨主管骂，而阿星这次搞到要辞职离厂，他认为也和主管坚持要炒人有关。

阿星和阿章一前一后走进了临街的工厂宿舍时，恰好被一名路过的建筑工人看见，“两个人进门后铁门就关起来了，也没有听见里面有什么正常的响动。”10多分钟后，铁门被打开，阿星一个人走出宿舍，朝出村的方向走去。“他步伐正常，表情看不清但身形和动作一点都不紧张。”村民惊讶地说，直到昨天，他才知道阿星当晚离开，是在杀完人之后。

“我最早发现宿舍有人被捅了，打急救电话的也是我！”郑老板十分不愿意地回忆道，他看见阿章躺在地上，房间里没有其他人，但对于屋内的细节情况，他始终不愿提起。曾经探头进屋瞄了一眼的村民说，当时阿章躺在血泊中，好像伤口在脖子处。

潮南人民医院当夜有派出急救车赶往现场救人，据当晚跟车的急诊科医生说，他们出动的时间已经够快了，但是伤者身中致命伤，“我们赶到时他已经没救了，伤口在脖子处，应该是血管被割断了。”

潮南公安分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警说，他们当晚就成立了专案组来负责侦破该起命案，而就在当晚，专案组就已经初步掌握了嫌疑人逃窜的线索和路线，到7月8日，数名当地的民警也已经跟着阿星的足迹，一路跟踪到了深圳市，这名民警说：“幸亏他自首及时，因为民警已经掌握了他的行踪，如果是抓逃给抓到了，就没有现在宽大处理的可能了。”

记者与潮南公安分局一名办公室郑姓主任取得联系，希望能采访到办案民警，但对方表示目前案子仍在调查当中，还不能对外披露，但郑主任肯定地答复说，该案已经处理得差不多了。

阿星是怎样的一个人？一个天生的杀人犯，或是一个不小心犯了大错的孩子？在父母、在记者眼中，有他们的阿星。

“他从小就懂事，我们很放心”

阿星父母说现在最后悔儿子找“坏老乡”玩时没有及时阻止他

讲述人：阿星父母。13年前，阿星7岁时，阿星的父亲李国庆(化名)来深圳公明打工，10年前，阿星的母亲也来深圳打工

“我们父妻俩来这边辛苦打工，就是想让阿星和他弟弟过上好日子！”昨日李国庆接受采访时说。获悉阿星(化名)发案后，这样的好日子被彻底击毁了。案发当晚，李国庆接到了阿星老乡的电话，老乡在电话中告诉他，阿星行凶后逃跑了，其弟弟也因帮助哥哥逃跑被拘留。 

担心阿星辍学后变坏，接他到公明

2001年下半年，村里很多孩子因为家里穷辍学了，辍学后的孩子经常赌博、打架 

“他从小就是一个安分、懂事的孩子，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来？”李国庆不相信性情温和，从小就没和别人打过架的大儿子杀了人。

李国庆说，1985年10月，阿星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山岱屯，那里远离县城，村里的人很穷。那时，阿星的三个姑姑还未出嫁，家里人手多，种植了很多庄稼，还有一些水产养殖，“村民们还在住泥巴房时，我们家就建了砖瓦房，家里生活很殷实”。 

阿星生下来时，不像其他小孩那样爱哭，他喜欢笑，加上小家伙长得很帅，屯里的人都喜欢抱他。7岁时，阿星被送进了家对面的小学，小阿星在学校里表现不错，“老师偶尔会表扬他，说他从不和同学打架”。 

阿星读三年级时，母亲到深圳公明打工去了，家里农活的重担一下子就落到了阿星的肩膀上。“他做得很好，是个小大人，让我们很放心。”阿星的母亲回忆说，每天放学后，小阿星不仅帮助年迈的爷爷奶奶做家务，农忙季节时，还帮忙用牛车运送化肥到田里，水稻收割时，亲自下田收割稻谷，“我和他爸上班很少有假，他让我们不要回去帮忙。”“他是个很小就懂事的孩子，我们对他很放心，也很欣慰。” 

但由于阿星的成绩不好，读了初一后就不愿意读书了。2001年下半年，村里很多孩子因为家里穷辍学了，辍学后的孩子经常赌博、打架，阿星的父母担心他受影响变坏，就把15岁的他接到了公明。 

怕受责怪，阿星躲了四五个月

阿星自首时说，和“砍手党”待在一起时，“没和他们一起做坏事，只是给他们煮饭”。

在公明一家橡根厂分厂上班的阿星父亲，将阿星介绍进了橡根厂总厂上班。每天上11个小时班，工资每月四五百元。

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半后，阿星告诉父母，在工厂上班工资太低，要求换一个地方。不久，经老乡介绍，阿星进入了父母所在的橡根分厂，该厂的工作时间一样每天都是11个小时，但收入却有七八百元，且包吃住。

阿星在分厂工作一年后，与他同在一个车间上班的姑父杨先生发现，阿星开始不安分工作，时常请假出厂。杨先生说，他打听到阿星去找在公明混的同学、朋友和老乡，“这些人要么是因为没有文化或是身份证找不到工作，要么是嫌工厂上班辛苦不愿上班，而在外面以抢劫为生”。

他找到了阿星责骂他，并劝导他离开这些“坏同学”、“坏朋友”、“坏老乡”，阿星没有吱声。

阿星的父亲听说后到处找阿星，“但他可能怕我们怪他，他就一直在外面躲着，彻夜不归，虽然他就在公明，但我们却不容易找到他”。等到他和妻子上班后，阿星才悄悄地“潜”回住处，和姐姐、弟弟相聚。

阿星躲父母大约有四五个月，这段时间的阿星怎么过的？昨日，阿星自首时说，那段时间他都和“砍手党”待在一起，“但我不和他们一起做坏事，只是给他们煮饭”。“砍手党”成员抢劫获得战利品后，都会带上他出去吃喝和唱歌，“有时他们还会跟我讲行凶的情节”。

四五个月后，阿星的父亲通过老乡，终于找回了阿星，父母的责骂让阿星清醒了起来。去年下半年，阿星的父亲通过在汕头潮南的老乡，将阿星安排进了一家织袋厂工作。不久，阿星辍学的弟弟也被安排进这家工厂。

李国庆说，几天前大儿子的师傅还给他打过电话，“他说阿星很安分，是一个懂事的孩子，让我放心”。

但前晚，汕头老乡告诉他阿星出事后，“我以为自己听错了，整个人都站立不住”。他赶往工厂准备将“噩耗”告诉妻子，“宿舍到工厂不到一公里的路我却走了大半个小时”。 获悉儿子出事以后，李国庆和妻子一直没有合眼，李国庆的妻子整日以泪洗面。李国庆的妻子说，她与丈夫打工存了8万元钱，两年前跟亲戚借了两万元，在村里建了唯一的一栋两层小楼，“那是我和丈夫建给他兄弟俩结婚用的，村里的人都羡慕的不得了”。“现在我们夫妻俩感觉主心骨都被抽掉了，生活忽然没有了任何意义……”李国庆的妻子哽咽着说。

“我现在最后悔，他请假跑出去和那些‘坏老乡’玩时，我们没有及时阻止他！”李国庆分析说，“他的冲动还可能与他和‘坏老乡’相处时，被影响了有关。”

讲述人：傅剑锋(原南方都市报记者，现南方周末记者)今年1月因为深入砍手党的家乡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采访，认识了当时在家乡养病的阿星

他们的苦难，也是我们的

我和阿星因为采访砍手党而认识，他当时在老家养身体，给我的感觉是，这是个善良的人。但是他当时说的一些话，让我印象非常深刻。他说：也许有一天，我被老板辞了工，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，也许我也会去抢的。当时他说这话的时候，神情非常认真，曾经让我久久难忘并写到了稿子里。后来他和我保持着联系，我一直试图帮助他，就是因为我看到他处境的危险和他内心的挣扎。在和他交往的过程中，我不是一个记者，我是把自己当作一个负责任的人来看。作为阿星，在砍手党群体包围里长大的他，如果没有一份正常的合理的工作，是非常危险的。没想到，当初的话真的应验了。我给他找过工作，可是我的能力有限，没能帮到他太大的忙。到最后，我仍然没有阻止悲剧的发生。到现在，我都觉得内疚。

阿星的悲剧，我非常难过。我想表达两点意见：阿星不是天生的犯罪人，而是他生存的环境改变了他。这几个月，我看到了他的挣扎和心理历程。对这么一个人，我们无能为力，当然他的悲剧也不是说是某一个人的责任，而是我们的社会的责任。他们的苦难不是他们个人的，也是我们的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关心他们，因为他们得不到关怀的时候，可能就会去伤害别人，你不去关心他的时候，某一天他的痛苦就会延续到你身上。

第二点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，那就是我觉得道德伦理高于报道本身。我接到他的电话的时候，他的情绪非常不稳定，如果不稳定他并劝他自首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因为我已经离开南方都市报，如果我不告诉都市报，先去稳住他，自己再过来，可能我会做一个大新闻，可是我第一个想到的还是通知南方都市报的同行，赶紧去稳住他陪同他自首。我想，这个时候，我首要做的是负起一个人的责任。

我们父妻俩来这边辛苦打工，就是想让阿星和他弟弟过上好日子！ --阿星父母

他们得不到关怀的时候，可能就会去伤害别人，你不去关心他，某一天他的痛苦就会延续到你身上。--记者傅剑锋 [上一页]　[1]　[2]

相关专题：少年阿星杀人事件 http://news.sina.com.cn/s/2005-07-11/03087185845.shtml


18岁后心理发生微妙变化

记：你觉得这个原因就是因为穷，还是相互的影响？

阿星：应该是相互影响比较多，还有穷的原因。穷和相互影响加起来，就是一个很大的压力。只要有老乡在做这个事情，就算不拉拢别人，别人也会像磁铁一样自动吸过去。就像我那些表兄表弟，都是这样。有的都被抓了，判了很多年。不知道他们父母怎么想，应该管不了的。

记：你觉得你跟他们有区别吗？

阿星：没有了。

记：本来你以为有。

阿星：应该有。

记：是不是觉得犯罪和不犯罪之间，差别实在很小？

阿星：对，只有一步就完了。我挣扎了这么久，就是想和他们不一样，可是一不小心，我还是跟他们一样了。我害怕跟他们一样，也想避开他们。可是我好像逃不开这个网。

记：你觉得你在这个网里面？

阿星：我们那里的人都在这个网里面，挣不开的。

记：你觉得这个转变发生在什么时候？

阿星：18岁。我18岁之前还是可以很坚决抗拒他们的生活的。18岁以后就慢慢地感觉不会那么排斥了。这个转变其实就看你能够忍耐多久。

记：为什么这么说？

阿星：你辛辛苦苦打工一个月，一天干十几个小时，挣不到几百块钱，抢一下就有了。你挣几百块，人家挣几万块，心里当然一点都不舒服的。

记：你也是不舒服吗？

阿星：每个人心里都不舒服。

记：难道他们不会考虑做这样的事情给家里人带来的伤害？

阿星：我们那边的人是这样，有的被抓起来了，枪毙了，或者判了徒刑，只要他给家里留下了一些钱，十万，二十万，家里都不会难过很久的。都是这样的。只要你每个月往家里寄几千块，家里不会管你在外面做什么。我给他们烧饭烧了这么久，我看得太多了。

希望下辈子不要生活在那里

记：阿星，你觉得你的生活有希望吗？

阿星：以前应该是有。我想的就是有本钱去做一点生意，我就是不想像我父母那样，一辈子都打工那样，那样是永远都没有出息的。

记：你留恋这个社会吗？

阿星：应该没有。可能我接触到的人，都是这样的心理。都是过一天算一天。

记：你觉得你会被判死刑吗？

阿星：应该会吧。那就把这些话留给后面的人吧。让我弟弟，还有那些老乡，不要再出现我这样的事情。希望能感动他们。

记：你觉得能吗？

阿星：要让他们不走这条路的话应该好难。好多的人都是这样的想法。

记者：你知道的同乡吧，有多少？

阿星：好几百个。

记：你知道的就有几百人可能会重复你的经历？

阿星：不是可能会，而是已经做了，正在做，或者马上要做的。

记：你觉得没有办法阻止他们？

阿星：应该没有。

记：阿星，这个世界在你眼里就是这么灰暗吗？

阿星：现实是这样的。

记：你最快乐的是什么时候？

阿星：是在学校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学习很好，老师都很喜欢我。可是长大了，就不快乐了。

记：阿星，如果真的被判了死刑，你有什么要求吗？

阿星：如果我死了，我希望我下辈子不要生活在我们那里。我们那里都是刀光，我想离开得越远越好。

“他们从来没有要求我一起和他们干，因为他们也知道，我有这么一份工作不容易。”

“如果有一天，工厂把我辞了，或者工厂倒闭了，我又找不到工作，甚至连回家的钱也没有，我就只有跟着他们去抢。”

--摘自《深圳“砍手党”来自小山村》中阿星的话

- 厂方说法

“我待他不错

他怎么这么冲动”

工厂老板惋惜失足员工，医院证实伤者当场死亡

汕头市南里村的则凯织袋厂直到昨日下午仍未复工。郑老板说，经历如此大的变故，他感觉很累，想关掉这家小工厂。

曾目击凶杀现场的村民和则凯厂的一名工人，还记得当时的情景：7月7日晚上9点多，已经辞工离厂的阿星回到了则凯厂，想从主管阿章处取回他的身份证。“我们知道他们两个人不和。”这名熟知内情的职工说，阿星性格比较怪，经常因为工作不到位而挨主管骂，而阿星这次搞到要辞职离厂，他认为也和主管坚持要炒人有关。

阿星和阿章一前一后走进了临街的工厂宿舍时，恰好被一名路过的建筑工人看见，“两个人进门后铁门就关起来了，也没有听见里面有什么正常的响动。”10多分钟后，铁门被打开，阿星一个人走出宿舍，朝出村的方向走去。“他步伐正常，表情看不清但身形和动作一点都不紧张。”村民惊讶地说，直到昨天，他才知道阿星当晚离开，是在杀完人之后。

“我最早发现宿舍有人被捅了，打急救电话的也是我！”郑老板十分不愿意地回忆道，他看见阿章躺在地上，房间里没有其他人，但对于屋内的细节情况，他始终不愿提起。曾经探头进屋瞄了一眼的村民说，当时阿章躺在血泊中，好像伤口在脖子处。

潮南人民医院当夜有派出急救车赶往现场救人，据当晚跟车的急诊科医生说，他们出动的时间已经够快了，但是伤者身中致命伤，“我们赶到时他已经没救了，伤口在脖子处，应该是血管被割断了。”

潮南公安分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警说，他们当晚就成立了专案组来负责侦破该起命案，而就在当晚，专案组就已经初步掌握了嫌疑人逃窜的线索和路线，到7月8日，数名当地的民警也已经跟着阿星的足迹，一路跟踪到了深圳市，这名民警说：“幸亏他自首及时，因为民警已经掌握了他的行踪，如果是抓逃给抓到了，就没有现在宽大处理的可能了。”

记者与潮南公安分局一名办公室郑姓主任取得联系，希望能采访到办案民警，但对方表示目前案子仍在调查当中，还不能对外披露，但郑主任肯定地答复说，该案已经处理得差不多了。

阿星是怎样的一个人？一个天生的杀人犯，或是一个不小心犯了大错的孩子？在父母、在记者眼中，有他们的阿星。

“他从小就懂事，我们很放心”

阿星父母说现在最后悔儿子找“坏老乡”玩时没有及时阻止他

讲述人：阿星父母。13年前，阿星7岁时，阿星的父亲李国庆(化名)来深圳公明打工，10年前，阿星的母亲也来深圳打工

“我们父妻俩来这边辛苦打工，就是想让阿星和他弟弟过上好日子！”昨日李国庆接受采访时说。获悉阿星(化名)发案后，这样的好日子被彻底击毁了。案发当晚，李国庆接到了阿星老乡的电话，老乡在电话中告诉他，阿星行凶后逃跑了，其弟弟也因帮助哥哥逃跑被拘留。 

担心阿星辍学后变坏，接他到公明

2001年下半年，村里很多孩子因为家里穷辍学了，辍学后的孩子经常赌博、打架 

“他从小就是一个安分、懂事的孩子，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来？”李国庆不相信性情温和，从小就没和别人打过架的大儿子杀了人。

李国庆说，1985年10月，阿星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山岱屯，那里远离县城，村里的人很穷。那时，阿星的三个姑姑还未出嫁，家里人手多，种植了很多庄稼，还有一些水产养殖，“村民们还在住泥巴房时，我们家就建了砖瓦房，家里生活很殷实”。 

阿星生下来时，不像其他小孩那样爱哭，他喜欢笑，加上小家伙长得很帅，屯里的人都喜欢抱他。7岁时，阿星被送进了家对面的小学，小阿星在学校里表现不错，“老师偶尔会表扬他，说他从不和同学打架”。 

阿星读三年级时，母亲到深圳公明打工去了，家里农活的重担一下子就落到了阿星的肩膀上。“他做得很好，是个小大人，让我们很放心。”阿星的母亲回忆说，每天放学后，小阿星不仅帮助年迈的爷爷奶奶做家务，农忙季节时，还帮忙用牛车运送化肥到田里，水稻收割时，亲自下田收割稻谷，“我和他爸上班很少有假，他让我们不要回去帮忙。”“他是个很小就懂事的孩子，我们对他很放心，也很欣慰。” 

但由于阿星的成绩不好，读了初一后就不愿意读书了。2001年下半年，村里很多孩子因为家里穷辍学了，辍学后的孩子经常赌博、打架，阿星的父母担心他受影响变坏，就把15岁的他接到了公明。 

怕受责怪，阿星躲了四五个月

阿星自首时说，和“砍手党”待在一起时，“没和他们一起做坏事，只是给他们煮饭”。

在公明一家橡根厂分厂上班的阿星父亲，将阿星介绍进了橡根厂总厂上班。每天上11个小时班，工资每月四五百元。

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半后，阿星告诉父母，在工厂上班工资太低，要求换一个地方。不久，经老乡介绍，阿星进入了父母所在的橡根分厂，该厂的工作时间一样每天都是11个小时，但收入却有七八百元，且包吃住。

阿星在分厂工作一年后，与他同在一个车间上班的姑父杨先生发现，阿星开始不安分工作，时常请假出厂。杨先生说，他打听到阿星去找在公明混的同学、朋友和老乡，“这些人要么是因为没有文化或是身份证找不到工作，要么是嫌工厂上班辛苦不愿上班，而在外面以抢劫为生”。

他找到了阿星责骂他，并劝导他离开这些“坏同学”、“坏朋友”、“坏老乡”，阿星没有吱声。

阿星的父亲听说后到处找阿星，“但他可能怕我们怪他，他就一直在外面躲着，彻夜不归，虽然他就在公明，但我们却不容易找到他”。等到他和妻子上班后，阿星才悄悄地“潜”回住处，和姐姐、弟弟相聚。

阿星躲父母大约有四五个月，这段时间的阿星怎么过的？昨日，阿星自首时说，那段时间他都和“砍手党”待在一起，“但我不和他们一起做坏事，只是给他们煮饭”。“砍手党”成员抢劫获得战利品后，都会带上他出去吃喝和唱歌，“有时他们还会跟我讲行凶的情节”。

四五个月后，阿星的父亲通过老乡，终于找回了阿星，父母的责骂让阿星清醒了起来。去年下半年，阿星的父亲通过在汕头潮南的老乡，将阿星安排进了一家织袋厂工作。不久，阿星辍学的弟弟也被安排进这家工厂。

李国庆说，几天前大儿子的师傅还给他打过电话，“他说阿星很安分，是一个懂事的孩子，让我放心”。

但前晚，汕头老乡告诉他阿星出事后，“我以为自己听错了，整个人都站立不住”。他赶往工厂准备将“噩耗”告诉妻子，“宿舍到工厂不到一公里的路我却走了大半个小时”。 获悉儿子出事以后，李国庆和妻子一直没有合眼，李国庆的妻子整日以泪洗面。李国庆的妻子说，她与丈夫打工存了8万元钱，两年前跟亲戚借了两万元，在村里建了唯一的一栋两层小楼，“那是我和丈夫建给他兄弟俩结婚用的，村里的人都羡慕的不得了”。“现在我们夫妻俩感觉主心骨都被抽掉了，生活忽然没有了任何意义……”李国庆的妻子哽咽着说。

“我现在最后悔，他请假跑出去和那些‘坏老乡’玩时，我们没有及时阻止他！”李国庆分析说，“他的冲动还可能与他和‘坏老乡’相处时，被影响了有关。”

讲述人：傅剑锋(原南方都市报记者，现南方周末记者)今年1月因为深入砍手党的家乡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采访，认识了当时在家乡养病的阿星

他们的苦难，也是我们的

我和阿星因为采访砍手党而认识，他当时在老家养身体，给我的感觉是，这是个善良的人。但是他当时说的一些话，让我印象非常深刻。他说：也许有一天，我被老板辞了工，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，也许我也会去抢的。当时他说这话的时候，神情非常认真，曾经让我久久难忘并写到了稿子里。后来他和我保持着联系，我一直试图帮助他，就是因为我看到他处境的危险和他内心的挣扎。在和他交往的过程中，我不是一个记者，我是把自己当作一个负责任的人来看。作为阿星，在砍手党群体包围里长大的他，如果没有一份正常的合理的工作，是非常危险的。没想到，当初的话真的应验了。我给他找过工作，可是我的能力有限，没能帮到他太大的忙。到最后，我仍然没有阻止悲剧的发生。到现在，我都觉得内疚。

阿星的悲剧，我非常难过。我想表达两点意见：阿星不是天生的犯罪人，而是他生存的环境改变了他。这几个月，我看到了他的挣扎和心理历程。对这么一个人，我们无能为力，当然他的悲剧也不是说是某一个人的责任，而是我们的社会的责任。他们的苦难不是他们个人的，也是我们的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关心他们，因为他们得不到关怀的时候，可能就会去伤害别人，你不去关心他的时候，某一天他的痛苦就会延续到你身上。

第二点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，那就是我觉得道德伦理高于报道本身。我接到他的电话的时候，他的情绪非常不稳定，如果不稳定他并劝他自首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因为我已经离开南方都市报，如果我不告诉都市报，先去稳住他，自己再过来，可能我会做一个大新闻，可是我第一个想到的还是通知南方都市报的同行，赶紧去稳住他陪同他自首。我想，这个时候，我首要做的是负起一个人的责任。

我们父妻俩来这边辛苦打工，就是想让阿星和他弟弟过上好日子！ --阿星父母

他们得不到关怀的时候，可能就会去伤害别人，你不去关心他，某一天他的痛苦就会延续到你身上。--记者傅剑锋 [上一页]　[1]　[2]

相关专题：少年阿星杀人事件 